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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  第一代拒絕聯考的詩人

苑裡山柑王，詩人的出生有絲竹交響般的氣勢，

那是大家族的薪火。四歲，他從父系聚落移動到母系

村鎮，從苗栗的海線到大甲的山海，臺中餵養著童年

的記憶與青春的鼓動。

位於舊市區的臺中一中是路寒袖青春絮語的起

始點，文學的啟蒙地，也是生命中第一次離開大甲的

動因，因為移動，所以生命有了變異的可能。上了高

中，宿命讓路寒袖邂逅了現代文學，才會走進現代文

學這條路，當時的志願是作一個小說家。他住宿育才

街三號，市長官邸旁的巷弄，這個新的臨時居住點是

生命中第一次與臺中的獨處。而巷口的豐仁冰、牛奶

冰淇淋與蜜豆包覆著的梅酸，就成了青春與文學鄉愁

的味覺語境，至今都還在那。

青春的軌跡是善動的。路寒袖住過臺中市救國

團附近、合作新村，當時美國新聞處（現在的維他露

基金會）位在學校和中興堂之間，那是他最常聽演講

的地方；臺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現國立臺灣體育運

動大學）體育場邊的學生餐廳，則是回宿舍路上必停

留的覓食點；省立圖書館、臺中公園必有一中人的影

子記憶。而另一條他最常去的地點，是三民路上專賣

各類國高中參考書、現代文學的書店。那間叫水牛，

更遠的就是中央書局。記憶這麼告訴他。

回視而看，那些青春地景之上，連動著生命轉折

的是高二上學期那年與同學、學長們興辦的文學社團

「謬思社」。研讀現代文學是創社的目的，伴隨而來

土地被理想灌溉，散發出溫煦的光，這是詩人鏡頭下的

張廖家廟。（攝影/路寒袖）
詩話鏡頭下，給予了萬和宮生活寫實的親沁。（攝影 /
路寒袖）

東北
季風的尾巴，還在用肌膚的冷宣示著存在。上一個季節，詩人的眼睛與

攝影機走走停停的在臺灣各角落的路上構築詩緒。旅行是為了回家，家

鄉是永無止境的旅程，詩人如是說。這回，駐足山海屯，站立大度山，再次下筆，這

裡是詩人少年思想詩潮的母胎，也是一座少年詩人與現實縮影拉扯的戰場。生命一

有了懷疑，就此轉彎了，於是這個城市有了個詩人、詞創者、攝影師——路寒袖（195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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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一中，青春絮語的起始點，文學的啟蒙地。位於

舊市區的臺中一中，是生命中第一次離開大甲的動

因，因為移動，所以生命有了變異的可能。

臺中一中，路寒袖青春絮語的起始點，也是
文學的啟蒙點。拒絕聯考

的奔逃路線

重回路寒袖
的青春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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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創作的初試。王尚義，這個世代沒有太多人記住

的作家，以跳脫彼時古典詩詞教育框架之外的文字開

啟了路寒袖的閱讀視野。謬思社這把火正式開燃了文

藝青年的現代文學之路，賴和、楊逵、鍾理和、陳映

真、黃春明、王文興、王禎和、七等生、白先勇湧入了

少年的世界，那是自豪的閱讀。

文學閱讀擴充了少年路寒袖在臺中的生活軌跡。

那些年，常與靜宜、東海、中興大學的學生聯誼，也

因為這些人際接觸，路寒袖正式與自己的生涯宣誓：

拒絕聯考。他始終無法接受沒有現代文學與現代思

潮的大學文學人，他認為一個有理想、覺醒的學生應

該要讀現代文學。我不要像他們一樣，少年詩人如是

說。叛逃的路，迅然開啟。

花園  古墓老人與現代青年的浪漫

高中畢業的隔年，1977，晃蕩流浪了一年，那是

虛無主義投射下的顯像。彼時，他在貧乏的資訊中意

外知道「楊逵還活著」、「楊逵在臺中」、「東海大學

對面」，去時才發現東海花園裡的工寮，就是當時文

藝界、政界常去拜訪楊逵的地方。

希望能去住，單純想法引誘著拒絕聯考的青年。

打探下，果然能去住。上一個拜訪的文學家劉還月前

腳剛走，路寒袖就去找楊逵。三月，那是古墓老

人、〈送報伕〉的作者楊逵與青年詩人路寒袖第一

次見面。

楊逵的爽快答應，一瞬間白費了路寒袖預想的

滿腹理由。當時青年的劇本是「歐基桑你這很清幽，

我要重考大學，我來住這裡邊唸書邊幫你種花。」楊

逵聽進去也相信了，東海花園與楊逵成為走投無路青

年詩人第二個重要的思想母胎。東海花園，這個生命

重要場景陪伴少年詩人洗練著文學觀與思想的辯證、

創作內容與形式的拉扯，那是一種蛻變。東海花園是

生命的轉運站，讓飄浮在空中的青年詩人落地了；看

著楊逵，體悟了偉大作品不是出自神之手，而是來自

於平凡人，偉大的定義在於精神與實踐。這段過去，

與楊逵的共同生活，成為路寒袖一生創作中重要的養

分。此時的青年詩人，從迴轉道重回了學術進修與社

會實踐的旅程。

腳下  動人的詩路開起生命新境遇

以文學傳播為職志的路寒袖，帶著東海花園底

定的志氣與木材廠加班攢來的兩萬元，考上了大學。

文學的操練，多元開展。八○年代，他對臺灣歌謠詩

作的嘗試成為經典。1992年起，一首首臺語詩的面

見，讓人驚豔，他說「行入臺語文學的花園，發現即蕊

閣紅的花」。

詩人以民間文學形式創作詩歌，揀用文字，並追

溯臺語的文化根性，在強調土地情感與土地意識時，

以依循閱聽人耳熟能詳的曲韻句式創作。你總會記

得電影《戲夢人生》中鳳飛飛唱著他的詩詞：「汝的

名，寫佇水中央，寫佇雲頂⋯⋯。」另一首同是鳳飛飛

所唱的〈思念的歌〉和潘麗麗唱的〈畫眉〉，讓詩人得

到了第六屆、第七屆金曲獎最佳方言歌曲作詞人獎。

〈春天的花蕊〉、〈臺北新故鄉〉、〈四月望雨〉更是

膾炙人口的臺語歌，標誌了一個時代的軌跡。

從少年詩人的現代文學啟蒙、詩的創作、詞的創

新，詩人之眼與詩人步履有了新觸媒的結合。詩攝影

詩創作是路寒袖另一次跨領域、跨媒介的嘗試；透過

攝影影像與詩的意向，將文學中隱喻、精煉的美學轉

換呈現，影像詩學的前衛性卻也在在符應著「詩要先

走入群眾」的創作理念。

從異國影像詩集《忘了，曾經去流浪》、《何時，

愛戀到天涯》、《陪我，走過波麗路》到《走在臺灣的

路上》，路寒袖再次回到母土，從土地的故事、生命的

記憶拓展地誌詩寫，以文字跟攝影作為存記方式。跟

著詩人的眼睛看島嶼，捕捉詩人過去與未來的創作精

華。當文學的社會實踐遇見愛戀的土地，我們將繼續

看見詩人的生命記憶與動人故事，而那條拒絕聯考的

奔逃路線中，青春詩路也將帶著臺中文學精神而延

續。中

詩人路寒袖暢談其文學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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